
散戲 

課文深究 

◆集評 

1.趙公正 解讀洪醒夫的散戲： 

  社會寫實小說貴能反映時代，尤其是新舊交替、變動不居的時代。於是好的作家從生活經驗出發，

或者現身說法，像曹雪芹寫紅樓夢，藉大觀園的破敗，去摹寫封建社會的破敗；或者見微知著，像洪醒

夫寫散戲，藉歌仔戲的沒落，來象徵傳統文化的沒落。前者故事傳奇，網羅各色人物的剪影，尤其著重

在世家貴族；後者故事單純，只著力於幾個野臺戲演員的素描。兩相比較，我們更關懷雪地裡需人送炭

的人，那些散戲中的小人物，長年在生活中打滾，在現實裡掙扎，在時代的洪流衝擊下，他們載浮載

沉，憂患多而歡樂少，最需要我們去注意，最需要我們去關懷，也最需要我們去思考他們的出路，因為

他們真正代表大多數純樸的老百姓。 

  從秀潔與阿旺嫂的對話與吵架之中，我們試著很冷靜的理出一些端倪，阿旺嫂應該不只是秀潔的出

氣筒、替死鬼，她倒更像秀潔所面對的一面鏡子，一面會說話的鏡子，一面會反省的鏡子，展望未來，

必先檢討過去與現在，戲演不下去，生活過不下去，究竟原因何在？秀潔說是「演員不負責任」，把矛

頭指向對方；阿旺嫂認為是「沒有觀眾」，把矛頭轉向外人。其實這些理由都只是旁枝末節，我們還得

繼續追根究柢，為什麼「一個演戲的人會對戲那麼不尊重」？為什麼歌仔戲會「沒有觀眾」？無論演戲

與做人，是否只要堅持一個理念「不管有沒有觀眾，戲都應該好好演」？是否懷抱一分敬業精神就足夠

了？須知「沒有觀眾」比「演員不負責任」更嚴重、更不可收拾，演戲的目的何在？難道不是要演給觀

眾看的嗎？失去觀眾的舞臺，除了散場、落幕，還能做些什麼？ 

  對話的後半段好像不打緊，那些拌嘴的氣話，好像都是些生活中的細微末節；從「吉仔撞到木箱

子」到「帶他去吃冰」，看起來越扯越遠，其實仔細一看，原來也「話裡有話」，幾句「知道」、「知

道」、「妳不知道」、「我怎麼不知道」，看似針鋒相對，咄咄逼人，不也是一句緊接著一句的逼問自

己，逼問自己知道不知道在舞臺上、舞臺下如何給自己定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就在秀潔與阿旺嫂越說越大聲，火藥味十足的時候，跑龍套的、敲鑼鼓的與做雜務的，一個個過來

勸架，這時，無論吵架的或者是勸架的，基於面子、基於自尊，無不搶著「表明心跡」，表明「自己對

歌仔戲的正確忠實的態度」，一時「人聲鼎沸」，個個「慷慨激昂」，其實那都是在演戲，戲是充場

面、演給別人看的，並不足以說服自己，因為真正的現實還是妥協，還是屈服，還是那種說不出口的羞

辱感。 

  「金發伯站在稍遠的地方」，身體「佝僂」、「單薄」，神情「木然」、「頹喪」，「他抽著

菸」，當「紙菸上那一點火光在他臉上一閃一滅，一閃一滅」，金發伯的身影神情忽然「鮮明起來」，

鮮明得就像一面發光的鏡子，答案是否就在這面鏡子裡呢？秀潔的「內心悸動不已」，她開始噤聲不

語，因為她像金發伯一樣，又再度陷入了更深的思考，所以連翠鳳過來跟她說什麼，她都沒聽見，因為

說來說去還不都是嘴上講的，她真正想知道的卻是自己以及大家「心裡想的」那「回事」啊！ 

  那回事是什麼？傳播事業的日新月異，已經把人們的興趣從歌仔戲上面帶走了，以前喜歡歌仔戲的

人，現在都被電視電影連續劇黏住了，歌仔戲實在回天乏術，這就是現實，這就是潮流，這就是大勢所

趨，誰想要違背它，誰就無異於螳臂擋車。 

  秀潔決定「不讓自己再繼續維持這個樣子」，在歌仔戲臺上苦撐待變。剛才她還怒責阿旺嫂，不理

翠鳳，現在卻若有所悟，想要步著她們的後塵，去結婚，去生子，去過安安分分的日子，她真有點英雄

氣短，反正在舞臺上扮演岳飛，那也只是反串，她本來就不是什麼男子漢、真英雄，找個老實人去依

靠，自己還有什麼心事好操煩的呢？ 

  秀潔的決定很無奈、很低調、很心虛，她正要「去跟金發伯說」，但走到他身邊又不知「如何啟

齒」，人生真是艱難啊！最惺惺相惜的老少兩個人，要怎麼攤牌才不傷和氣呢？連秀潔這樣忠實的演員

都要棄守舞臺，劇團還有什麼前途？歌仔戲還有什麼指望？讀者看到這裡，都要為金發伯、為未來的劇

情發展捏一把冷汗，看來一場悲劇總是免不了的。 

  誰知峰迴路轉，好一個金發伯，讓所有的人都跌破眼鏡，別看他這幾年「整天哼哼哈哈、喝酒、打

盹」，其實他心裡最明白，潮起潮落，月圓月缺，好聚容易好散難，與其草草收場，大家作鳥獸散，何



不以退為進？在秀潔提出難堪的要求之前，搶先宣布「玉山是應該解散了」，讓大家心裡有個底，然後

堂堂正正的提出一個反要求，要求「今晚這一場，大家拿出精神，認真做，不管有沒有人看，我們要演

一場最精彩的」，就像當年項羽兵敗烏江，死到臨頭，他還要往來衝決一番，難道他們都是在演戲嗎？

不，那不是演戲，那是比演戲更認真的人生，歌仔戲可以沒有舞臺，人生不可以沒有堅持，理想的火種

不能在現實裡灰飛煙滅，心若已死，活著還有什麼意思？金發伯是個過來人，他曾經很認真的教戲，不

過那都是為了演戲，今天在艱難關頭，他才向秀潔吐露出了他最寶貴的內心戲：堅持到底才有是非，堅

持到底才有希望，戲會衰，人會死，可是精神若不衰，希望永不死。到這時候，秀潔才算得到演戲的真

傳，也才算得到做人的真傳，她終於在金發伯這一面發亮的鏡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未來。 

  以後的文章發展，不管是秀潔與金發伯相對無語，還是金發伯發笑鼓勵，還是秀潔用唱戲「表明心

跡」其實都是餘波盪漾，「在剛暗下來的天色裡」，縱使「戲臺」「猶未燃燈」，縱使歌仔戲的前途更

加「單薄」，但秀潔「內心的激動」，再也不能自己，「她的眼中逐漸模糊」，她的熱淚盈眶，她已經

從金發伯口中找到了答案：「懶散隨便，怎麼能夠把戲演好？」怎麼能夠把人做好？「我們一定要好好

做」，好好做人，好好做「一個演戲的人」，好好「演一場最精彩的戲」，好好做一個正經的人。從今

以後，她不必再在紙菸一閃一滅的火光中去尋找迷惘，因為她心頭的火種已經點燃，越燒越旺，她有足

夠的精神去面向舞臺，她有足夠的力量去面向人生，她有足夠的信心去面向變動的未來。 

  一齣戲散了，一齣戲又將上演，不管是戲，還是人生。 

 （節錄自國文天地第 15 卷 6 期，民國 88 年 11 月） 

2.呂興昌 從〈散戲〉論洪醒夫小說的人道關懷： 

  散戲不只是寫一齣戲的結束或散場，它也寫一個歌仔戲團的解體散伙，同時還象徵某些傳統價值的

壽終正寢，一去不返。 

  從正面看，散戲透過玉山歌仔劇團的悲慘境遇，表現歌仔戲的沒落，但從反面看，卻強調了農村社

會對於歌仔戲此一在傳統生活扮演極重要角色的演藝活動之揚棄與漠視；戲臺前觀劇者早已不是昔日的

萬頭攢動，而是只剩五個觀眾，三老二小，一老還背對戲臺，好久不曾回望戲臺一眼，兩個四、五歲小

孩則繞圈圈捉迷藏玩得正開心，對於臺上嚴重的演出失常與失誤，根本無動於衷。作者借小說人物的敘

述觀點點出，「喜歡歌仔戲的人都不知哪裡去了！」 

  事實上，原本喜歡歌仔戲的人都被新興的康樂隊吸引走了。康樂隊歌藝平平，但服裝暴露、豔舞熱

烈，是資本工業社會典型的膚淺、速食娛樂，這就表示田莊舊有的生活格調被流行的新口味取代了。小

說借團主金發伯對於新口味的批判—那些「新劇」，流行歌，搖來搖去，愛來愛去，都是現世，無恥！

歌仔戲都是有憑有據，教人忠孝節義，有什麼不好？過一段時間，所有的人都會反悔，都會回過頭來看

歌仔戲—清楚地道出反面的真實情況：農村的價值觀念已被流行文化衝垮。 

  洪醒夫從小就深愛農村的戲劇，而這些歌仔戲、布袋戲的故事內容，也是農村文盲世界的人唯一的

教育來源；他們從中學會通曉事理與待人處世的方法。因此他常將布袋戲的情節放入小說之中，如崙腳

村那齣戲、清溪阿伯與布袋戲，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村民與戲劇之間的親密關係。例如清溪阿伯與

布袋戲，除了描寫觀眾如醉如痴的熱愛布袋戲外，更藉著敘述者「我」回憶幼年時期攀在戲臺上，以兩

步的距離細看清溪搬演偶戲的巧藝絕技，因而認為他是偉大的人物，並興起拜他為師的念頭，而且還得

到祖父的認可與鼓勵，說演布袋戲的很有學問，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以演出「歷史」來，足見，這些

戲劇在村民心目中占有何等的地位。然而，時移勢轉，在外來流行文化的衝擊下，他們的重要性幾乎消

失殆盡。 

  這些受侵襲的傳統價值，為了能夠生存下去，也曾經企圖適應新的潮流，然而，要不是隨波逐流完

全失去自己的本來面目，便是在痛苦的掙扎中敗下陣來。前者像一些布袋戲，為了迎合觀眾的口味，

「除木偶以外，真的人也上臺，有穿短裙熱褲唱歌跳舞的貨真價實的女人，也有年輕的男人，搭起鐵

架，做一些像馬戲團或是雜耍團裡的特技節目，真正演布袋戲的那個『出將入相』的小舞臺，是可以隨

意升降移動的，真人出來時，舞臺撤去，木偶出來時，舞臺再復原。」（散戲）後者就像玉山歌仔劇

團，在康樂隊與面目全非的布袋戲的強力競爭下，為了爭取觀眾，竟然讓身穿戰袍、頭戴盔甲的精忠岳

飛一邊扭搖，一邊唱起梨山痴情花，其不倫不類的荒謬場景，使得演員秀潔深深覺得蒙受侮辱踐踏而淚

水崩灑，團主甚至哭叫著拿酒瓶砸自己的頭，從而走向「散戲」的下場。 

  從結構上看，散戲有兩條互相加強補充的情節發展線，一條是以秀潔為敘述觀點進行的戲臺下劇團

的沒落，一條則是戲臺上鍘美案的進行。 



  包公之所以要鍘斬駙馬陳世美，誠如戲詞所云，是由於陳世美貪慕榮華富貴，拋棄妻子，詐婚公主

於先，又命韓琪到山神廟企圖殺害妻子秦香蓮於後，所以罪不可赦，終於開鍘行刑。這樣的情節，放在

臺灣的現實處境去思考，剛好可以反襯出散戲的重要主題：就代表公義的包公的立場而論，那種拋棄舊

價值而趨附新勢力的行徑，都應該予以譴責與禁除，反諷的是，鍘美案中被斬除的新勢力，在現實世界

中反而頑強地吞噬了舊價值，就像轉型中的臺灣農業社會完全無法抗拒工商資本社會的吞噬一樣。因

此，秀潔雖然慶幸自己能維持起碼的尊嚴，不被整個時代潮流所席捲而完全失去自己對歌仔戲的忠誠，

但盱衡時勢，深知轉變中的社會已經將他們遺棄，無法挽回，所以她決定離開戲團，回家跟年邁的父母

學種田，嫁人生子，教孩子安分做人，只要不學歌仔戲就好。這種決定放棄之後的平靜心理打算，正如

其他團員終於演完秦香蓮而有「散戲」的歡天喜地之放鬆感，或者與金發伯最後決定解散玉山、從此誰

也不再提歌仔戲一樣，可以說是澈澈底底、敗得寸甲不留了。 

 （節錄自林武憲編洪醒夫研究專集，彰化縣立文化中心編印） 

3.鄭源發： 

  散戲的線索採用複線結構，以兩條線索交織而成，高潮之後再將兩線結合，鋪寫結尾。當中的兩條

線索，一條是主角秀潔的獨白與回憶；另一則是一齣正在上演的玉山招牌戲秦香蓮，而以後者為主線。 

  在如此的結構中，作者有意將兩線交織呈現，因此，通篇小說的時空，一直在過去與當下、下戲與

戲臺之間交替出現，不斷給予讀者畫面重疊的感受。這樣的手法，除了將情節的今昔交代清楚外，更豐

富了直線敘述的單一和枯燥。而直到高潮結束後，作者才將兩線結合，解決矛盾與衝突，完成結尾。 

  作者採用這種結構的用意，筆者以為有二：其一是形成戲劇和現實之間的「模糊地帶」，塑造有意

的矛盾；其二透過今昔對比，凸顯「舊文化衰敗」的主題。 

  就第一點來說，如：「王朝 馬漢在戲臺的角落招手，該她（秀潔）上場了」、「秦香蓮說：『管他

去，哭夠了自然會停！』」；或是翠鳳身著國太的服裝，卻「手忙腳亂從戲服裡掏出豐碩的乳房」，餵

食她八個月大的小孩；甚至岳飛（秀潔）一身戰袍大唱梨山痴情花；最後連秦香蓮也打破「陳規」，大

聲喝道：「啟稟大人，民婦先行告退！」……此類敘述，作者不以文中人物之名，卻用古人形象來表現

與之不合的動作，這種奇特的結合，形成一幅荒謬的圖像，造成現實與戲劇之間的灰色地帶。 

  這種「模糊」乃是有意的混淆，藉一幅幅格格不入的浮世繪，引來荒謬的笑意，然在引人發笑的背

面，卻也更有逐漸滲入的悲情。正是在表面笑鬧，骨子哀哭的方式中，將小說的矛盾衝突不斷加深，以

不應該的形象做不應該的行為：看古人在戲臺招手喚人，看老態莊嚴的國太掏乳餵兒，看勁裝武將唱流

行情歌，看哀怨女伶亂戲退臺。於是讀者開始從文本中深思，到底是什麼因素，讓原本的繁華變得如此

不堪？ 

  為了呈現玉山歌仔劇團（或說是歌仔戲，甚者舊文化）的一頁滄桑，作者以「今昔對比」的筆法經

營小說副線，藉由秀潔的視角，道出玉山歌仔劇團由盛轉衰的經過：在玉山最風光的時候是「觀眾黑鴉

鴉擠了一片，人頭連著人頭，……，還溢了一些在廟旁的馬路上」，但沒落之時，卻是為了生計，做出

「蜘蛛美人」這種幾近欺騙的事情來；團中的成員對歌仔戲的態度也是由自始的「一個學歌仔戲的人去

唱流行歌，就像一個規矩的婦人討了客兄一樣，那是無恥」，到後來是金發伯喝酒喝到上臺時都踉蹌不

堪，甚至直接叫「岳飛」唱流行歌。荒謬之餘，油然而生悲哀之感。 

  主線敘述的則是其公演的情狀，在狼狽的窮途末路中，不僅臺下觀眾意興闌珊，就連臺上的演員也

忘了自己的本分：向來認真的秀潔只是「懶懶地對著臺詞」，始終只注意金發伯臺詞忘得厲害這件事；

阿旺嫂半路下臺，帶著孩子吃冰去也！就連團中精神象徵的金發伯最後也允許了秦香蓮的告退，包黑子

一句「下去」，道盡多少無奈。當臺詞憑空消失一大段，故事情節扭曲不堪，臺上演員含糊過招……，

然而臺下的反應呢？洪醒夫如此寫道： 

  前臺後臺一起應和起來，聲音裡充滿歡天喜地的氣味，戲，就要散了，每人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進

帳，晚餐還有地方士紳招待的一頓豐盛的酒食，一時之間群情奮然，鑼鼓聲也格外驚天動地，在夕陽餘

暉閃耀之中，整個戲臺好似跟著動搖顫抖起來。 

  觀眾懶散地向戲臺望了一眼，像是埋怨鑼鼓聲擾了他們清靜，一個站起來，伸懶腰，第二個接著站

起來，第三個站起來，他們把蹲姿變成立姿，卻繼續談天。 

  戲，就這樣散了！ 

  用以往的盛況對比一場敷衍的演出，整篇小說的情緒在今昔差異中不斷被拉高，到達頂點後，兩線

合而為一，才延續情節，道出結局。 

（參考資料：鄭源發 散戲—雙線交織的敘事結構，國文天地第 15 卷 6 期，民國 88 年 11 月） 



父親大人(節錄)       洪醒夫 

    有一年，我已經二十幾歲，在學校沒有認真讀書，沉迷賭博，積欠別人一千五百元的賭債。我沒有弄

錢的地方，回家去，騙父親說我要買書，父親照樣二話不說，低頭沉吟甚久，叫我起來，說：「走吧！我們

去向阿樹伯借！」 

    我跟在他後面，那時太陽很大，我走在後面，看他不住的揮汗，背有點駝。到了阿樹伯家，他們一家

人正在忙碌的工作，把剛晒乾的稻穀用風鼓吹去沙粒與壞殼。阿樹伯問父親有什麼事，父親嘿嘿乾笑兩聲，

欲言又止，看樣子很難啟齒。阿樹伯又追問一次，他說沒有什麼，就去幫他們的忙，也示意我一起幫著工

作。工作中，父親出現好幾次欲言又止的場面，最後還是把話嚥了下去。一直到工作做完，天都黑了，父

親背對著阿樹伯，才怯怯地把話說出來。 

    我拿到那一千五百元，心都碎了，但仍然裝作若無其事。回家的路上，父親像做完一件大事似的，很

輕鬆的講一些趣事。我把手插在褲袋裡，捏著那一千五百元，捏成一團，錢都被我的手汗弄溼了。 

    回到家，我就說我要走了。父親看看我，說:「好，你要認真讀書，不要擔心錢的事!」說完，他從衣

袋裡掏出三張老舊的卻摺疊整齊的十元鈔票，塞在我手裡，說:「阿爸只有三十元，你拿著，可以吃冷吃

熱！」我說不必了，把他的手挪開，客客氣氣強忍著跟家人話別，然後轉身在黑暗中離開家門，一路走，

一路哭，一直哭到車站。 

    一直到今天，父親仍然不知道這件事，我也從未對誰說過，但我記得很是清楚，一點一滴，一枝一節，

都歷歷在目，永難忘懷。回到學校，把錢還給人家，然後把自己關在斗室裡，從此變成另外一個人。 

                                          ──節錄自洪醒夫〈父親大人〉 

 
 



 

 



 
 

 

 

 



 

 

 


